
送外卖前，毕业于河南大学的陈飞，在一家体育
赛事活动公司工作，天南地北地出差，月入过万。 2月
份的工资还没着落，3?4?5月仅有2480元的底薪。为了
生存， 陈飞最终选择了时间更加自由的送外卖的小
哥，成了几十万新增外卖骑手中的一员。

“我的目标是一
天能跑到300元，实现
这个目标， 花了19天
的时间。结束的时候，

为了庆祝突破300元
大关， 我给自己买了
一瓶可乐， 打了一个
很欢乐的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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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月入万元的年轻白领，到
“失业”转做外卖小哥，正好一个月。

由于高频率上下楼梯，膝关节出
现损伤，兼职送外卖的第25天，陈飞
（化名）的右膝盖“罢工”了。走起路来，
一瘸一拐，无奈之下，他被迫在家休养
了四天。“干体力活不好的一点，就是
一旦受伤就没钱了。”陈飞有些难过。
送外卖前，毕业于河南大学的陈

飞，在一家体育赛事活动公司工作，天
南地北地出差，月入过万。受疫情影
响，早在2月下旬，陈飞就接到通知，公
司将复工时间推迟到6月份。
“今后一段时间内，马拉松等大

型活动、体育赛事等人群聚集性活动
暂不恢复。”3月31日，体育总局的一
纸公文，给整个行业浇了一盆冷水。
“地震来了，如何能保证房子不塌？”
陈飞很清楚，行业受影响是必然的。2
月份的工资还没着落，3、4、5月仅有
2480元的底薪，如何负担每月在上海
3500元的开销？2月28日，从河南老家
回到上海的陈飞，在完成14天隔离后，
就开始准备做点什么。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受隔离政策
影响，无接触服务的外卖行业首先受
益，深入城市毛细血管的外卖小哥也
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需求大涨。数据
显示，1月20日到3月30日，美团平台上

新注册且已有收入的新增骑手已经有
45.78万人；支付宝3月20日数据显示，
饿了么已招募14.2万名骑手。
3月20日，在比较了快递员和外卖

员的优劣后，陈飞最终选择了时间更加
自由的后者，成了几十万新增外卖骑手
中的一员。
从月入过万的白领，到走街串巷的

外卖员，第一关要过的其实是自己心里
的这道门槛。陈飞没打算告诉同事、朋
友，甚至并没有计划告诉父母，“农村街
坊邻里的关系，我怕父母解释不清楚，
让他们没有面子。”身份转变带来的巨
大落差，还是通过外界得知的。
一次，陈飞来到公司老板所住的

小区送外卖，门卫呵斥他电动车违停，
还被要求罚款200元，“居高临下的态
度特别明显”。想起之前来接老板时，
门卫以对待业主的态度对待他，陈飞
心里不免失落。
送外卖的一个月，陈飞在上海的

弄堂里，与复杂的地形较量，也在路
上，与亮起红灯的电瓶较量，更重要的
是，他在与自己较量。刚开始待业的两
周，陈飞陷入一种情绪的黑洞之中，自
闭又孤独，一个人待在狭小的出租屋
里，整天胡思乱想，但对现实又感到无
能为力。“开始让自己忙起来之后，情
绪好了很多。”陈飞说。

6月前复工无望，房东答应降租
又反悔，为了老家的购房首付送外
卖，陈飞没敢告诉村里的父母。

2月6日，陈飞就准备从河南老家
回上海，不过，雪下得太大了，被困在
村里三周后，2月28日才回到上海。2
月17号公司通知我们2月27日复工，几
天后又改为3月10日，不久又通知6月
前复不了工。

陈飞所在的公司主要从事体育
赛事活动的组织和运营，比如全国
各地大型的马拉松比赛、跑步比赛
等，“现在疫情防控的形势下，这种
大量聚集性的活动，可以说是丝毫
没有复工迹象。公司的项目都延迟
到了下半年。为了过冬，公司现在采
取的是休眠政策，就是人不复工，只
发基本工资。”

正常情况下，春季和秋季是体
育赛事活动的旺季，“原本我现在应
该会非常忙。因为活动多在外地，我
甚至曾连续50天出差，而且没有休
息。现在想想，那种忙碌的日子，还
是挺幸福的。”收到6月份之前不能
复工的通知后，陈飞首先想到的就

是要开源节流，“第一时间，我就把
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上海的房东，房
东表示理解，愿意降租700元，从每
月1500元降至800元。原本我是计划
继续待在家里，因为房东答应降租，
就意味着生活成本降了不少，于是
决定回到上海。但我没想到，回来
后，房东又不愿意降租了。我能有什
么办法呢？不降就不降吧。”没多久，
房东就来找陈飞唠嗑，“房东告诉
我，隔壁的租客房租还没交，人就跑
了。那个租客其实也挺惨的，在酒店
行业上班，估计也没复工。房东一直
催着他交房租，催着催着，他把东西
收拾好就消失了。”

现在公司2月份的工资还没有
着落，3、4、5月份只有2480元/月的
底薪。“我有一定的积蓄，即便这段
时间不工作，也能生活下去。但是没
有这三个月的工资，我的购房计划
就不得不延期了。年前，我在老家看
好了一套房，首付在30万-35万元之
间，就差这几个月的工资凑个首
付。”陈飞说。

买房，是陈飞一定要迈出的一

步，退一步说，即便这几个月收入受
到影响，他可能也会换一个首付没那
么高的，“这对我来说，就相当于一个
必须完成的任务。”

因为这笔钱，是打算用来买房
的，陈飞根本没想着要去动它：“现
在，我每月的生活成本在3500元左
右，包括1500元的房租和2000元左右
的生活费。待业期间，只有2480元的
底薪，对我来说，确实有不小的生存
压力。我并不打算让自己闲着。”

因为和公司还有劳动合同，如果
太过于正式的工作，需要的手续也比
较麻烦，所以陈飞就优先考虑网约
车、快递、外卖这些行业。

完成14天隔离后，一开始，陈飞
去了附近的快递站点面试，他们要
求每天早上6点半去站点理货，干完
一天的活，也就到晚上六七点了，而
且要求一个月无休：“因为是兼职，
我还是想拥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去
看书，或者做其他的事情。比较之
下，时间比较自由的外卖就成了我
的首选，而且赚的钱可以很快在支
付宝提现。”

从月入过万的白领，到送外卖，这
种身份的转变带来的落差感，陈飞自
己其实觉得还好：“事实上，快递员、外
卖员等的工资收入并不低，甚至比一
些白领还高。但一开始，我没有告诉父
母，怕父母跟农村的街坊邻居解释不
清楚，让他们丢脸。不过，父母最近还
是知道了，他们给我发来短信，担心我
太辛苦。”

4月15日，陈飞把送外卖受伤的视
频在某短视频社交软件发出去后，就
在家乡火了。陈飞一开始没有意识到
短视频社交的推荐机制，但现在也无

所谓了：“我现在比较担心大学同学知
道我在送外卖，就是会很尴尬。有一
次在短视频软件直播的时候，有人冲
进直播间，叫了我大学时期的外号，当
时我尴尬得说不出话来。”

送外卖的第19天，一天跑了15小
时、接了47单、赚了300元，陈飞给自
己买了一瓶可乐庆祝：“我接到的第一
单外卖，是系统派送的没人要的订单。
目的地在浦东周浦方向，距我13公里，
单价14.7元。当时挺兴奋的，因为当天
我中午就出工了，但因为层级比较低，
一直抢不上订单。我花了40多分钟送

完这一单，觉得挺值得的。”
“这个客人很奇怪，点了一家13公

里外的便利店的外卖。我一开始很不
理解，实际上，在上海，出了小区，500
米的范围内，肯定能找到一家便利
店。”后来，陈飞又接到了几单类似的
订单，也就慢慢理解了。现在的人真的
太懒了，连店铺离自己多远也懒得看，
只看推荐就下单了。

刚开始送外卖的时候，陈飞经常超
时，这是因为租来的电动车，只有一块电
瓶，常常骑到半路就没电了：“有一次，距
离目的地还有5公里，电动车却没电了，

情急之下，我赶紧把车停靠在路边，找了
一辆共享单车，蹬了5公里。我发现我骑
得再快，还是没有电动车快，所以最终超
时了半个小时左右。”平台有规定，超时
10到20分钟扣多少钱，超时20分钟以上
扣多少钱。陈飞这一单就基本白跑了。
慢慢的，陈飞决定升级现有的装

备，又去新租了一组电瓶，这样可以保
证车子可以全天跑。此前，每天到了
下午3点左右，就不得不把车骑回来

充电，一耽误，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其实，送外卖最难的不是在路上，

而是找顾客的家。因为很多小区的标
识都不是很清楚，有些地方甚至没有
门牌号：“到了晚上，光线就更暗了，有
时连路都看不清楚，我就又给自己配
了手电筒，还给电动车装了导航架。总
之，各方面都进行了升级。”

本文摘自《凤凰财经》

白领变形 外卖小哥被迫营业
———上海体育产业从业者的疫期故事

公司“过冬”房东减租才决定返沪

开始有落差，被短视频社交带火了

从月入过万到一天七块生活费，陈飞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